
柏拉图说：“教育非他也，乃是心灵
的转向。 ”审美教育是与人的生活密切
相关的心灵活动，是人类围绕着对美的
感知、 鉴赏与创造的综合性教育活动。

一双能发现美的眼睛，一颗能感受美的
心灵，对个体生命的完善和发展至关重
要，我们对青少年的审美教育正是指向
他们心灵的成长与建设。

随着注意力经济的发展和造星产
业的发达 ， 娱乐圈正式进入 “流量时
代”。 在资本的控盘运作下，经纪公司、

刷单公司和社交平台积极跟进，已然形
成固定的利益圈层。 其裹挟青少年沉溺
于应援打榜和刷量控评，或热衷屠版互
撕 、网络恐吓 ，严重违反了社会的公序
良俗 ，甚至触犯了道德法律 ，已严重模
糊了是非美丑的界限，越过了社会亚文
化的边际 ，在严管经纪公司 ，取消艺人
榜单 ，包括规范粉丝群体账号 ，清理违
规群组版块等一系列措施落地之际，我
们认为，着力进行针对青少年人群的心
理建设和审美教育，以帮助其破解因盲
目无理性的沉溺而产生的“晕轮效应”，

尤为迫切和重要 。 二胡演奏家马晓晖
说：“这个时代的审美是需要引领的，美

会带来力量和感恩。 ”

青少年经历着身体急剧的生长
和变化，他们需要适应发展中的新自
我，同时还要适应别人对于他的新形
象所表现出的反应。 随着青春期的到
来 ，性别意识的建立 ，个体情感的丰
富 ，男女同学的来往 、新的社会关系
的产生，他们有着更加强烈的自我探
索的欲望，比如发展出某些自认有足
够辨识度的个人爱好，追星正是其中
的一项。 相对于过去对父母、亲友和
师长的心理依恋，心理学家称此种依
恋为“次级依恋”。

也是因为他们心智不够稳定成
熟 ， 这种依恋很容易由浪漫堕入狂
热。 由于和依恋对象的联系大多不够
真实，其在内心深处建立起的自我形
象不可能有真实的存在感，这造成其
与偶像的关系的扭曲 ：一方面 ，他们
把自己的梦想与欲望投射到偶像身
上，通过绝对崇拜获得现实生活中无
法获得的满足感，包括因人际交往缺
乏而严重不足的认同感。 此时，所谓
的爱偶像 ，其实就是爱自己 ，是为心
理学所讲的“心理代偿”。 另一方面，

对偶像仰望的过程又常令他们有痴迷
与失落间杂的双重焦虑，因为与现实生
活中面对面的人际交往不同，他们多少
认知到这种 “准社会交往 ”只是勉强可
称作交往，充满不确定性的单向的情感
连接 ，其实既脆弱又非常不可靠 ，即使
自己非常了解对方，对方常常大概率对
自己一无所知。 正是这种不能真正与对
方结成一体的残酷事实，使他们内心产
生强烈的挫败感 ，进而自我贬损 ，自我
迷失。

当此际，我们既要用同理心包容和
理解其群体性行为背后特定的情感逻
辑， 因为现在有1.58亿青少年网民，通
过互联网进行粉丝应援早已成为他们
新的社交方式与娱乐方式，参与其间的
初中生比例更高。 这就要求全社会齐心
协力，针对这个年龄段的特点作仔细研
究和耐心宣导，尤其要加强对他们的心
理干预， 通过积极有效的心理建设，引
导其走向均衡、平和与理性。 引导他们
发现人生中更紧要，更有意义的事情值
得去尽心尽力，去创造完成。 而无论是
“浪漫式依恋 ”， 即希望成为偶像的恋
人，所谓“女友粉”，还是“认同式依恋”，

即希望成为偶像那样的人 ，所谓 “事业
粉”，都不可能通过“练习生模式”，依赖
工业化造星，在游戏中养成。 即使养成
了，也与真正意义上的自我实现相距甚
远。 因为这个世界从来没有现成可复制
的完满的人生范本，人的成长只能基于
现实的历练，并遵循社会统一的价值参
照系 ， 积累起应对各种情景的反应机
制。 如果仅仅满足于做一个观看者和欢
呼者 ，用虚拟的事境解构现实 ，用不真
实的情感羁绊抵抗孤独，用无妄甚至绝
望的想象塑造身份认同，进而让偶像充
当自己的欲望主体，并用以填补自己理
想伴侣的缺位，不仅虚妄，而且徒劳。

至于有些人在追星过程中完全放

弃了甄别 ，失去了自我 ，进而自甘接受
资本的“传销式洗脑”；有的人完全放弃
了理性的检束 ，不甘在私领域中 “圈地
自萌”， 常对异乎自己喜好与判断的人
与事作偏激的反应 ，一言不合 ，便口吐
脏字 ，以网络粗口 “问候 ”对方及其家
人，还自以为是所谓“祖安文化”的预流
者，并就此不知不觉中养成一种极端的
情绪，久而久之会造成程度不同的认知
失调和社会适应不良，这更是一种终生
的伤害。 所以针对性地向青少年输入符
合其个性倾向规律的审美观也非常迫
切和重要。

审美心理学意在解释人在审美过
程中的心理活动。 它关注人对美的事象
的感知与想象，联通的是人的感觉与知
觉。 与抽象的概念思维不同，审美心理
多依赖直觉 ，常用灵感 、潜意识等心理
形式对客体作知情意三者合一的反应。

审美观因为植基于特定的人生观和世
界观 ，并构成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它可
以帮助人掌控审美活动的方向，并赋予
审美活动以灵魂。

艺术家吴冠中由衷地感叹：“美、发
现美，是我的职业、职责，是我生活的整
体，生命的全部。 ”我想一种更自觉、丰
富 、深邃 ，且更有能动性和创造性的健
康正大的审美观， 包含着审美感受、趣
味 、观念和理想 ，是需要并可以通过审
美实践，逐步积累并养成的。 一开始，人
们可能因为接受到太多信息而目迷五
色 ，心无所主 ，但一旦排除了偶然性的
干扰，模糊零碎的感受归汇为明确有系
统的认知，一种更理性的审美态度和更
纯正的审美趣味就会形成，就会持续地
为人的审美活动导航。

娱乐圈种种乱象的弥散，显然与一
些人缺乏健康正大的审美观有关。 由于
只知道追求世俗的欢乐、感官的愉悦和
虚妄的幸福 ， 审美趣味日趋平俗和杂

芜 ，再加上碎片化 、功利化造成的审美
标准的单一 ，审美取向的混乱 ，某些艺
人的所作所为离真美越来越远。 而盲目
跟风的青少年既缺乏判断力，更缺乏批
判意识，对什么是恒久有价值的美远未
形成明确的认知，加以如前所说心理上
常渴望将虚拟理想和不切实际的欲望
对象化， 不仅以为追星并不出格过分，

相反， 还认为是都市时尚的当令趣味，

由此主动接纳，积极传播，以抱团取暖，

结成内聚性极强的群体自傲，而全没有
认识到因为抽空了意义，或原本就没有
赋予它意义，这种借助网络等移动互联
技术结成的共同趣味 ，不过是 “娱乐至
死”的场景化的喧嚣而已。

有鉴于发生在这一年轻人群身上
的种种问题，有的触及法律，关乎道德，

更多只是审美的问题，甚至主要就是审
美问题 ，所以调动各种方式 ，弘扬审美
教育就变得非常重要。 马克思说：“如果
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那你就必须是一
个有艺术修养的人。 ”

美育无疑是关于审美的教育，但更
是关于情操的教育， 关于心灵的教育。

所以，我们要认真探索凸显美育价值并
促使其落实的有效途径，结合时代精神
和当代趣味，给青少年以更多更有针对
性的审美训练 ， 从而培养其对美的感
悟, 看破 “颜值崇拜 ”和所谓 “颜即正
义 ”的极端片面 ，看清资本提供的所谓
“人设”不过是“滤镜偶像”，再完美也只
是失魂的躯壳，没有完整精神世界的纸
片人 。 进而能唾弃 “黑红也是红 ”这类
不论是非 、不辨美丑的畸形成就观 、审
美观 ， 领略到真美和大美带给人的快
乐 ，直至加深对生活真实的体验 ，对人
生真义的思考 ， 并最终在潜移默化中
提升个体素质 ， 使自己将来的人生臻
于完美。

席勒说 ：“若要把感性的人变为理

性的人，惟一的路径是先使他成为具有
审美能力的人”， 他又说：“只有审美的
趣味才能导致社会和谐，因为它在个体
身上奠定了和谐”。 我们确信审美教育
联通着主体的自由意志 ， 具有涵摄生
理、 心理等多个维度的多元包容特性，

它的功用和意义一点都不亚于意志训
练和品格训练，应该为全社会共同提倡
和积极践行。 我们要针对青少年的身心
特点 ，不能一味的指责批判 ，防止他们
对社会关闭自己并进一步内卷，而是为
他们拨亮精神的灯火，引导他们如何感
受到自然之美、文化之美、艺术之美、人
性之美。 我们要带领他们走出学校的小
课堂，走向社会的大课堂，进入博物馆、

美术馆 、艺术馆 ，欣赏多种多样的文化
艺术展览 ，讨论 《朗读者 》《中国诗词大
会》《经典咏流传》 等文化综艺节目，肯
定他们的自主探索，发掘他们的审美能
力 ，在天地自然山水之间 ，在人文艺术
精品之中 ，收获审美的提高 ，心灵的涵
养，建构自我的审美观。

审美不仅是每个生命个体的事，一
个民族的审美能力和审美水平，影响着
这个民族、这个时代的社会风尚和精神
风貌。 在融媒体时代，在流量、榜单、弹
幕弥散网络的时期，培育青少年独立的
审美能力 ，养成他们刚健向上 、优雅质
朴 、守正创新的审美 ，蕴含着时代发展
的美好生机。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
主席、复旦大学教授）

近些年，拼盘或集锦似乎已成为主

旋律创作中屡试不爽的模式。 近日上映

的 《我和我的父辈 》集结了吴京 、章子

怡、徐峥与沈腾四位“演而优则导”的创

作者，以《乘风》《诗》《鸭先知 》与 《少年

行 》四个风格迥异的篇章延续了 “我和

我的”系列的熟悉配方。

不同的是 ，如果说电影 《我和我的

祖国 》 主要观照个体与国家之间的关

系，《我和我的家乡》聚焦个人与故土的

联结，那么《我和我的父辈》则首先着眼

于代际之间的情感与价值碰撞。

集锦式创作的优缺点都是显而易

见的。 其优点在于，如果不同故事单元

旗鼓相当 、搭配得当 ，不难形成相互激

荡的多声部协奏曲。 缺点则在于，若没

有某种统一的理念、情绪或风格贯彻始

终，便容易形神涣散、顾此失彼。 就此而

言，《我和我的父辈》的整体呈现还是可

圈可点的，影片的四个单元都紧密围绕

代际叙事，试图以家国同构的方式重塑

与延续社会记忆，寻求民族国家的想象

共同体的建构。

代际的冲突与弥合

相比于 “我和我的 ”系列的前两部

作品，《我和我的父辈》将故事进一步缩

减至四个，从而使得每一单元的叙事空

间更加充沛。 这些单元分别聚焦于革命

战争时期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 、改革开

放初期与从未来穿越回到新时代的四

个不同历史时期，以四个普通的家庭故

事勾连起新中国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其中，《乘风》的悲壮传奇，《诗》的柔

软诗情，《鸭先知》的日常谐趣，《少年行》

的癫狂闹剧，可谓各具特色。徐峥执导的

《鸭先知》是整部影片中故事与人物完成

度较高的篇章， 展现出较为纯熟的喜剧

技巧。 初执导筒的章子怡则以女性独有

的视角与口吻，贡献了整部影片中最为

细腻动人的段落。 《乘风》相对而言中规

中矩，《少年行》则多少有些乏善可陈。

尽管不同篇章的水准参差不齐，但

它们均从家庭关系尤其是父子关系入

手，去展现代际之间的碰撞。 在文艺创

作中 ，父辈往事 、代际冲突总是言说不

尽的议题。 对于子一代而言，父辈是传

统 、历史与秩序的代言人 ，是影响的焦

虑，是被仰望也被反抗的对象。 《乘风》

中，面对身为冀中骑兵团团长的父亲马

仁兴， 少年马乘风时常流露出执拗、

反叛的一面 ， 父子二人经常不欢而

散；《诗 》中 ，兄妹俩对于父母神秘的

职业充满好奇，并因为父亲的殉职而

同母亲爆发强烈冲突；《鸭先知》 中，

由于父亲各种倒买倒卖、偷鸡不成蚀

把米的作为，儿子冬冬在学校饱受同

学们的取笑 ；《少年行 》中 ，热爱科技

的小小始终活在无父的阴影中，难以

理解父亲为梦想而付出的牺牲。

当然，《我和我的父辈》的重点不

在于描画代际冲突或差异，而在于呈

现代际间的情感弥合、价值认同与精

神传承。 例如，在《乘风》中，这种代际

弥合依赖的是保家卫国、同仇敌忾的

革命信仰。 少年乘风的生命虽戛然而

止 ，但另一个乘风却同时降生 ，革命

的火炬传递不息。 而在所有段落中，

《诗》显得尤为不同。 它没有空喊口号

或故作抒情，而是以浪漫又日常的笔

触诗化了航天人的奉献精神。 创作者以

火箭为笔、燃料为墨，以天幕作纸张，将

父辈们的生命之舞化为残酷又壮丽的

诗句。 片中设置了父母给儿女写诗以弥

合代际隔阂的情节 ，“生命是用来燃烧

的东西/死亡是验证生命的东西/宇宙是

让死亡渺小的东西”等诗句生动诉说了

父辈们的志业，诉说了对于生命与死亡

的深刻认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

那个时代的局限。 它让人感觉到，那一

代人将自己的青春、血汗甚至生命无畏

地抛洒在荒漠旷野 、深邃苍穹 ，既是时

代的召唤，也是个体的抱负。 而影片正

是以这种心灵剖白而非概念说教的方

式，令片中的儿女与片外的我们感受到

春风化雨般的情感与精神濡染。

家国同构与历史的提喻

显而易见，《我和我的父辈》采取了

我国文艺创作中常见的家国同构的创

作路径：某个小家的悲欢离合是大国命

运的缩写，某位具体的父母其实是一代

父辈的化身。

例如，《鸭先知》这一段落就较为成

功地塑造了一位改革年代时代弄潮儿

的典型———赵平洋。 赵平洋出场时，是

一位因投机倒把、不务正业而饱受街坊

邻里冷嘲热讽的小人物，正遭遇事业与

家庭的双重危机。 按照加拿大学者弗莱

在《批评的解剖》一书中的分类，被戏称

“鸭先知” 的他显然是一种典型的智力

或地位低于普通人的“讽刺”人物。 这是

一种喜剧创作中常见的人物类型，而处

理这类喜剧人物的要义之一，就在于让

观众看待他们的目光从俯视转为仰视，

以此引发观者更深入的共情与共鸣。 赵

平洋冲破种种阻碍最终拍成广告片的

经历， 生动地完成了这种目光的转换，

也令人感受到勇立潮头的改革者们既

要有把握机遇的敏锐眼光，也要有在孤

独和冷遇中不断奋进的精神姿态。

正是通过赵平洋等父辈形象 ，《我

和我的父辈》以四个历史坐标串联起了

中国从积贫积弱到国富民强的宏阔历

程，甚至还畅想可以期待的未来。 影片

力图向我们展现，现代中国不断前进的

密码就在于不同时期坚守初心的父辈

们，而父辈又是不断迭代的。 前浪簇拥

着后浪 ，后浪成长为前浪 ，奔涌不绝的

潮水改变着历史的方向，终于汇聚成大

江大河。

值得指出的是，与《我和我的祖国》

等影片类似，《我和我的父辈》 的历史书

写也是一种典型的历史提喻法： 截取几

个历史的片段， 将其连缀和想象成整体

的历史。这种书写方式，很难不体现出某

些倾向或限制。除《乘风》外，其他几个段

落所建构的主要是一则以知识分子为主

体、以科技兴国为主线的当代史，而这或

许会一定程度上遮掩历史更为丰富与真

实的肌理与样貌。

为了共同的集体记忆

人类所处的当下时代， 是一个失忆

症愈演愈烈的时代。 虚拟生存、 消费主

义、 后现代文化等让个体与历史记忆 、

集体记忆之间的关系日趋淡薄。 美国学

者保罗·康纳顿在 《社会如何记忆 》 一

书中这样写道： “过去的形象一般会使

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 这是一条暗示

的规则： 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

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 对于过去社会的

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 其成员就在

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或者设想。” 而

历史记忆、 集体记忆的保存与延续， 关

乎我们能否在共同记忆的基础上分享同

样的价值理念、 拥有同样的精神底色。

从这个角度而言， 《我和我的父辈》

对于父辈往事的回望和代际关系的呈现，

当然不只是一种以家喻国、 重述历史的

方式， 还在于通过对于代际传承的强调

去延续集体记忆， 分享价值共识。

《乘风》 《诗》 与 《鸭先知》 中那

些经过重塑的不同历史记忆， 通过片中

和谐融洽的代际关系得以传承和延续 。

而身披科幻外衣的 《少年行》 则显得十

分有趣 ： 它看似畅想着科技腾飞的未

来， 但聚焦的却是此时此刻中国社会的

发展。 这一段落中从未来返回2021年的

情节设置， 是将当下书写成可以返身回

望的历史。 《少年行》 中甚至还有一个

颇有意味的设定： 机器人邢一浩所执行

的时空穿梭实验的成功关键， 在于必须

储存下2021年的相关社会记忆。 在 《未

来考古学》 一书中， 与将科幻文艺视为

人类对未来的想象这一普遍看法不同 ，

美国学者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曾给出过

一个颇有新意的阐述， 他认为科幻文艺

的独特性在于能够 “将我们自己的当下

变成某种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决定性的过

去”。 就此而言 ， 看似想象未来的 《少

年行》 与前面三个怀旧段落本质上并无

差异： 它们都是通过返回过去的方式 ，

从中寻找共同的记忆与价值， 以此更好

地面向未来。

（作者为文艺学博士后、北京师范大
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王雪瑛 郭超豪ｗww．whb．ｃｎ ２０21 年 10 月 15 日 星期五

11文艺百家

流量时代，如何培养青少年
刚健丰富、有创造性的审美观

汪涌豪

文艺是时代的先声 ， 文艺评论是时代先声的回
响。 为认真学习和贯彻落实 《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
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 》 精神 ，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
与 《文汇报 》 合作 ， 今日起在本报 “文艺评论 ” 专
刊上不定期推出 “时代艺评 ” 栏目 ， 请专家学者从
《指导意见》 的领会与实践出发 ， 对当前文艺创作 、

文化热点与现象展开评述分析， 发表真知灼见。

《我和我的父辈》：
以代际叙事寻求共同的记忆与价值

李宁

电影 《我和我的父辈》 剧照、 海报

上海文艺评论专项基金特约刊登＞＞＞

开栏的话


